
1

南方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团花纹饰研究

李 鑫 石牧阳
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河南洛阳 471000）

【内容提要】：团花是中国古代纺织品的常用纹饰，到南宋以后成为某类纹饰的固定称谓。现代考古学意义上

的团花在宋元时期不仅出现在纺织品上，也被广泛装饰在瓷器上，这一时期南方越窑出现了唐式风格的团花，湖南、

江西、广西、福建等地出现大批仿耀州窑团菊纹的瓷器。瓷器团花纹饰的兴衰反映了宋元时期南北瓷文化交流和瓷

器胎装饰工艺的兴盛衰落。

【关键词】：宋 元 南方地区 瓷器 团花 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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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文献中所见的团花

“团花”从字义即可见是一种圆形的纹样，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晚唐时期，晚唐曾有诗词描述“团花骏马娇行”。此处的

团花可能指骏马佩戴的扎好的一团花束，与后世我们认为装饰在服饰、器物上的纹样概念完全不同。南宋时期诗人刘过在《沁

园春·玉带猩袍》中遥想唐代郭令公“细柳营开，团花袍窄”的模样。此时团花确定成为服饰上的装饰纹样。到了元明清时期，

团花在服饰上的运用更为广泛，变成了低等级官吏、命妇礼服上的规定纹样。《元史·礼乐志》记载：“伞一，中道。椅左，

踏右。执人，皂巾，大团花绯锦袄，金涂铜束带。”
[1]
《元史·舆服志》记载：“携金盆二人由左，负金椅二人由右。服紫罗团

花窄袖衫。”
[2]
《明史·舆服志》记载：“八品、九品官命妇冠服的褙子上绣摘枝团花。”

[3]
如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

元代壁画中，最右边的执扇侍从着圆领袍，胸前、下摆、两肩处各有一个圆形的适合纹饰，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元代团花

纹服饰（图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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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动物元素团成的圆形纹饰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运用到服饰上，但当时官方记载的名字应为“窠”“团窠”，为高等

级官员、女性使用的纹饰，《新唐书》记载了唐代地方上供的纺织品有“两窠绫”“独窠绫”的样式
[5]
；同时也记载了不同品级

官员官服的纹饰，如“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
[6]
、“亲王及三品、二王后，服大科绫罗”“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

[7]
，此处

“科”通“窠”
[8]
。《宋史》也曾记载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 年），女性锦背、绣背上的“稀花团窠”纹样

[9]
。南宋诗人陆

游也曾写道：“闲将西蜀团窠锦，自背南唐落墨花。”

“窠”这种纹样既然被称为“团窠”，必定是一种圆形纹样，从现有唐宋服饰上的圆形图案可见，“窠”最有可能是两类

纹饰。一种是现在称为“联珠纹”的纹饰，即联珠组成的圆形边框内加入鸟兽等形成组合纹饰。从“窠”的字义来看，有框格

的含义，如擘窠大字。圆形联珠框内的纹饰称为“团窠”也较为合理，且这类纹饰绚烂华丽，符合贵族身份。如新疆阿斯塔那

墓地 TAM337 号墓出土的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联珠翼马人物纹锦（图二︰1)
[10]
；到宋代联珠纹变为球路纹，如新疆出土的

北宋球路双鸟纹织锦（图二︰2)
[11]
。另一种可能为“窠”的圆形纹饰是圆圆的花朵纹。“窠”作为唐代官员袍服上的限定纹饰，

虽然在目前发现的众多唐代壁画官员像中未见能对应品级的团窠袍服，但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各国王子服饰上能见到平铺盛开

的圆形花朵纹（图三︰1、2)
[12]
，且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此类圆形花朵纹也常出现在年轻贵族以及侍从服饰上（图三︰3)

[13]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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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第 19 窟五代节度使曹议金孙辈曹延禄服饰上的纹饰（图三︰4)
[14]
。北宋时期也有类似的圆形花朵纹纺织品，如新疆若羌

县阿拉尔墓葬出土的北宋藏青地垂莲团花纹锦（图二︰3)
[15]

已是两朵花聚合成圆形。此后元代出现了大量多元素聚合而成的圆

形纹饰，并逐渐发展成了明清的团花纹。

因文献中无具体描述也无图例参考，唐代的“窠”、北宋的“稀花团窠”与南宋以后的“团花”，是否为一脉相承的服饰

纹样尚无定论，宋元文献中的“团花”与明清的“团花”是否一致也难以考证。但“团窠”与“团花”作为唐宋时期服饰上的

圆形纹样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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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花纹的定义与内涵

到了近代，考古工作者面对文物上的某类圆形纹样，推想其大概就是文献记载的团花，再结合从明清以来的代代相传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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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花的认知，自然而然地将“圆圆的花朵”或者花朵、蝴蝶、龙凤等团成的圆形纹样定名为团花，且范围不再局限于纺织品上，

而是将金银器、瓷器、铜镜、壁画上出现的相似纹饰都称为团花。

因无明确的古代标准样式可寻，目前学界对团花纹的称谓见仁见智：齐东方认为金银器上的团花是一种圆圆的、似俯视的

花朵，与草叶结合的花朵应为折枝花
[16]

；韩伟认为花头夹于两叶之间，整体呈圆形的折枝花适合纹样可被称为“折枝团花”，

呈扁平形的也可被称为“扁团花”
[17]

；冯先铭认为瓷器上的团花是一种圆形适合纹样
[18]
。适合纹样不具有连续性，但在纺织品

上出现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的圆形纹样也可被称为团花纹，这与瓷器构图面积小、多做适合纹样有关，所以目前学界对团花纹

的定义并未达成共识。

综合目前考古资料中被命名成团花纹的纹饰特征，可以归纳出团花纹是一种圆形花朵或多元素聚合成圆的纹样，有狭义团

花纹、广义团花纹之分。团花纹常做适合纹样装饰在瓷碗底心、金银器壁、镜背上，或做二方、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纺织品或

壁画上。

狭义团花纹是一种俯视的圆形单独花朵。以花蕊为中心，“花瓣”向四周铺开，呈现对称或放射状，花蕊小、花瓣大，花

瓣密实、外缘饱满，如宋代青铜镜上的团花纹饰（图四︰1)
[19]
。但并非所有圆形花朵都会被命名成团花，团花是一种泛称，当

一些圆形花朵明显可辨认出品种，如圆形的牡丹花纹，就会以具体的牡丹花命名，不再采用团花这样的泛称。也有一些花朵花

瓣不够稠密圆润，花蕊小、花瓣大，很难被称为团花，常用花瓣纹、花卉纹这种更简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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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团花纹是多种元素聚合而成的圆形纹样。不再单纯指花卉图案，而是指“花纹”“花样”，范畴更广阔。且不再强

调整体的对称、旋转、放射性，除了花朵和草叶、枝蔓外，还加入飞禽鸟兽、云气等元素，如元代纺织品上的鹦鹉团花纹（图

四︰2)
[20]
。这些元素经过创作者主观的组合加工设计，聚合成圆形，花卉、枝蔓、鸟兽、祥云不再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形态。

不是所有圆形花纹都能被称为团花纹
[21]
，广义团花纹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文含义，即不受圆形器体或圆形边框本身的制约。

一些铺满器盖、盘底的折枝花纹饰，或者在圆形开光内绘制成花卉自然生长状态的纹饰，虽然整体是圆形花纹，但也不属于团

花。如南宋越窑岑家山窑址出土的青釉瓷盖（Y20︰64）上的圆形图案，受盖子圆形外轮廓限制，整个图案为圆形，人们只会将

这类圆形花卉图案定名为“折枝花”，而不会称它为团花（图四︰3)
[22]

。又如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五彩开光折枝桃纹

碗，这类纹饰大多被称为“写生花”“折枝花”（图四︰4)
[23]
。

究其原因是学界在长期的命名实践中对团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概念，即“团”除了有“圆”的意思外，还有“聚合”的含

义
[24]
。创作者在设计纹饰时，将花卉、枝蔓、飞禽走兽等元素进行组合，主观能动地将它们聚合成圆形图案，形成了现在人们

观念上的团花。一些覆盖在圆形器盖、盘底、碗底、铜镜上的圆形纹样之所以未被称为团花，是因为它本身受器形载体所限，

被迫呈现出圆形，而不是创作者主动将它们聚合成圆形。一些圆形开光内的写生花图案，只是将表现植物自然生长的图案绘制

在圆形框里，并不是将各类元素重组加工聚合成圆形，所以也不会被命名成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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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狭义团花纹不受器形限制，即使覆盖分布在圆形器物上也还是团花，因为它本身就是圆形，不存在被器物外轮廓限制的

原因，如越窑岑家山窑址出土的青瓷水盂（Y20(2)︰39）外壁开光中的团花，即使没有圆形开光，花朵本身也还是圆形，所以

仍被称为团花纹（图四︰5)
[25]
。

团花纹是我国的传统纹样，早在二里头时期，陶器壁就已经出现狭义团花装饰（图五︰1)
[26]
。战国时期也有错金银团花纹

流鼎（图五︰2)
[27]

。唐朝时期，色彩艳丽的狭义团花纹被广泛运用到纺织品上，此时瓷器的审美更注重瓷器本身的釉质釉色，

胎装饰工艺还在起步阶段，罗湖窑、寿州窑有少量的团花纹装饰，晚唐五代黄堡窑、越窑开始出现狭义团花纹瓷器。宋元时期

纺织品出现团龙、团凤等广义团花纹，此时耀州窑、磁州窑等釉质一般的窑口转而发展刻划装饰工艺，开始在瓷器上频繁装饰

狭义团花纹样，北方以团菊纹为主，南方越窑的团花纹与唐代金银器上的团花十分相似。到了明清时期，广义团花纹在纺织品

上的运用更为频繁，团蝶、团云、团寿样式更为丰富，团龙团凤纹甚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礼服纹饰。随着瓷器彩绘工艺的发展，

明清瓷器上的团花纹不再局限于狭义团花纹，广义团花纹被绘制在瓷器外壁上，如四川省成都市永丰肖家村明墓出土的明嘉靖

年间青花团龙纹碗（图六︰1)
[28]

，狭义团花纹也创新演变成皮球花（图六︰2)
[29]
，跳脱出适合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纹样

等传统构图方式，随意错落叠加在瓷器器壁，显得分外活泼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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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是“圆形”的含义，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深入人心，凡事追求圆满。古人喜爱轮廓饱满的圆形，圆形设

计不带棱角，柔和典雅，符合中庸之道，如通过满月寄托思念、吃圆形的月饼。且“团”也是动词“聚合”，如吴均曾写道：

“桂皎月而常团。”“团圆”“团结”“团聚”等美好词汇均有“聚合”这一动词含义。团花就是将各类象征吉祥的物像元素

“聚合”成“圆”。这些主题元素一般均具备美好的含义，如牡丹代表富贵、菊花代表高洁与长寿，团龙、团凤代表高贵和吉

祥，团蝶代表美丽等。所以团花的内涵除了包括主题元素本身的美好寓意外，更重要的是表达出中国人对“圆”代表的圆满、

幸福、和谐的憧憬。从隋唐至明清，中国人的思想与审美发生了巨大转变，具体可以体现在流行纹饰的变化，而团花纹随着时

代的发展越发流行，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对团圆美满的向往从未停歇吧。

三、南方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团花纹饰分类

团花纹是宋元时期在瓷器上广泛使用的纹饰，南方生产带有团花纹瓷器的窑址大致分布在浙江、福建、广西、湖南、四川、

江西等地。不少窑址瓷器上的团花纹样式相近，也有窑址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依据花瓣形态、装饰工艺不同，这一时期南方

地区瓷器上的团花纹饰大致可分为五类。

A类，仿唐代金银器团花，花瓣上下多重叠压，部分中部装饰“十”字形或五星形。此类团花样式集中于越窑（图七）
[30]
，

与唐代金银器上的团花纹饰非常相似，也与越窑兴盛于唐代有莫大关系，即使到了北宋时期，越窑的装饰风格依然保持着唐代

特征。该纹饰流行于北宋时期，温州西山窑、慈溪上林湖越窑均有发现，湖南松溪窑、江西赣州木子岭窑偶有发现，南宋时期

随着越窑衰败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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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式，团花线条用绶带勾勒而成，一般为四瓣，因大部分花瓣边沿向内对卷成忍冬花纹，笔者曾将该类团花称为“仿忍冬

纹团花”，但就目前收集的资料看，还有对卷成荷花的样式（图八）
[31]
。此类团花样式同样集中于越窑，浙江上虞窑寺前、慈

溪上林湖、古银锭湖均有发现。此类团花五代时期就已出现，北宋中晚期数量减少。绶带纹、忍冬纹都是唐代流行纹饰，带有

唐代遗风。

Ⅱ式，团花只是用简单的线条勾勒，不再使用绶带样式，只是在花瓣边沿处向内凹折，不再对卷成忍冬花或荷花，花瓣均

匀分布成四瓣且旋转幅度小（图九）
[32]
。五代时期由Ⅰ式简化成Ⅱ式，但数量较少，见于慈溪上林湖 Y26，此时北方的耀州窑也

出现了类似的团花纹饰。到北宋中晚期，温州西山窑、慈溪上林湖等地出现的数量增多，随着越窑衰败，南宋基本不见，但同

一时期北方金代的井陉窑曾发现过此类团花的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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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古报告将此类纹饰称为“荷花纹”
[33]

；扬之水先生认为这类花朵是仿照现实中锦葵科蜀葵塑造的，也就是我们常食用

的秋葵，这类纹饰也经常装饰在宋代金银酒盏中
[34]
。

Ⅲ式，花瓣数量增多，每瓣花瓣不再均匀分布，且旋转幅度增大（图一〇）
[35]

。报告中将此类纹饰称为“栀子花纹”，但

就外貌特征看，很难判断此类团花品种。元代湖田窑出现过此类团花纹，装饰在高足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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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类，团菊纹，是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黄堡窑开创的装饰纹饰，起初为潦草的线形，北宋时期耀州窑发展成了规整的团菊，风

靡南北方。按照花瓣的形态不同，可以分为二式。

Ⅰ式，形似菊花，花瓣呈线状，朝一个方向弯曲旋转（图一一）
[36]

。五代北宋前期浙江越窑开始出现，温州石头面山窑、

浙江武义小窑、上虞窑帐子山均有发现。北宋中期至南宋时期，湖南地区开始流行，营田窑、松溪窑、郴州资兴送塘窑均有发

现。南宋时期福建赤土窑、湖南营田窑有出土。

Ⅱ式，规整的团菊纹，呈长条水滴状，花瓣稠密（图一二）
[37]
。北宋中晚期，四川磁峰窑，湖南鹿角窑、营田窑和烟口窑，

广西永福窑和中和窑等多地均有发现。南宋时期，福建后壁山窑、湖南衡山窑、浙江越窑低岭头等地亦有发现，但数量开始减

少。到了元代，贵州天柱县瓦罐滩、湖南青冲窑发现的团菊纹已然十分潦草，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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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类，该类团花为圆圈点状，装饰在瓷器内外壁或碗底中心（图一三︰1—3)
[38]
。

E类，为吉州窑特有的剪纸贴花团花（图一三︰4—6)
[39]
。

F类，花瓣呈半圆形，不闭合，为一至四层不等，似莲花的简易变形（图一三︰7—9)
[40]
。南宋时期出现于福建赤土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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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南方各窑址装饰的团花纹一般采用刻花划花印花工艺，吉州窑则采用特色的剪纸贴花工

艺。团花纹常在碗、盏、碟、盘类瓷器内壁中心的做适合纹样；少数可见碗外壁上装饰团花纹，但数量有限；吉州窑剪纸贴花

瓷器则会在碗内壁或花瓶外壁装饰团花纹。

在碗盏中心装饰的原因：一是部分窑址工艺技术有限，团花纹只需刻划一朵花，工艺相对简单，或用模范模印时碗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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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纹较易清晰，所以在此装饰，不少窑址都出土中心带有团花纹的模范；二是碗盏是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瓷器，吃饭饮水时，

碗中心一朵小团花若隐若现，十分富有情趣。元朝流行高足杯后，高足杯内壁中心也常装饰一朵小团花，低头饮酒时可见杯底

的团花在酒水中荡漾，格外浪漫。

四、宋元时期南方地区瓷器的团花纹饰分期

宋元时期南方团花纹饰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期。

第一期：五代至北宋初期，即朱温灭唐称帝（907 年）至仁宗乾兴元年（1022 年）。这一时期主要流行越窑的 A 类花瓣多

重叠压的团花以及 B 类Ⅰ式绶带四扇团花；B类Ⅱ式简易式四扇团花已经出现，但数量较少；越窑开始出现 C 类Ⅰ式线形团菊纹。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生产团花纹瓷器的窑址主要集中在越窑，越窑仍是南方瓷器的中心。越窑一方面保持着唐代盛烧期的装

饰特色，继续沿用唐式风格的团花纹饰；另一方面也开始与北方黄堡窑交流，引入了北方特色的线形团菊纹。

第二期：北宋中期及晚期，即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至钦宗靖康二年（1127 年）。这一时期主要流行 A类花瓣多重叠压

的团花，越窑的 B类Ⅰ式绶带四扇团花数量减少，B类Ⅱ式简易式四扇团花数量增多。湖南地区流行 C 类Ⅰ式线性团菊纹，四川、

湖南、广西、福建等地流行 C 类Ⅱ式规整的团菊纹。

这一时期越窑 B 类四扇团花Ⅰ式减少、Ⅱ式增多，可以看出社会审美由复杂华丽的唐式转变为简洁素雅的宋式。北方耀州

窑团菊纹同一时间开始在南北方多地流行，统一的政权使南北方瓷文化交流极为密切。

第三期：南宋时期（1127—1279 年）。这一时期主要流行 E 类吉州窑剪纸团花，湖南、福建等地出土有 C类Ⅰ式、Ⅱ式团

菊纹，福建赤土窑出土了 F 类花瓣半圆形类似莲花的团花纹。

这一时期北方被金国占领，团菊纹在北方除山西部分窑址发现外，在耀州窑、磁州窑内均已消失；南方发现的数量也有所

下降，湖南衡山窑延续了团菊纹最后的余晖，整体迎来衰落期。此时吉州窑创新出了极具民俗特色的剪纸贴花团花，福建赤土

窑发现的花瓣半圆形类似莲花的团花与北方耀州立地坡窑址出土的纹饰极为相似，这或许与北方工匠南迁有很大关系。

第四期：元代时期，即至元十六年（1279 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湖田窑高足杯中出现了 B类Ⅲ式团花。贵州、

湖南出现的团菊纹样式非常简单潦草。

这一时期，随着青花彩绘工艺发展，瓷器上开始绘制复杂的图案，团菊纹彻底衰败，样式简单的团花纹作为胎装饰纹样不

再是瓷器的主流纹饰。

除了以上比较流行的团花纹外，D 类点状团花纹较为简单，从宋至元均有，但数量都不多，此类点状团成的团花纹在北方耀

州立地坡窑址、磁州窑乃至辽、西夏少数民族瓷器上均有发现。

五、总结

团花纹作为一种圆形纹样，有狭义广义之分，其蕴含团圆美满的深意从古到今深受人们喜爱，被广泛装饰在纺织品、瓷器

上。宋元时期随着刻花印花工艺的发展，瓷器上折枝花、缠枝花等纹饰竞相纷呈，但轻巧可爱的团花纹一直占据着碗盏类器物

的中心位置。五代时期北方黄堡窑出现简易团菊纹饰，南方越窑出现富有唐风的团花装饰。到了北宋中晚期，宋人的日常生活

相比唐代更加世俗化，审美日益趋向含蓄典雅，崇尚简易自然。越窑日渐衰落，耀州窑打破以往釉色审美，以胎装饰见长，清

秀素雅的刻划花纹符合宋人审美，也易于其他小窑模仿，其代表性纹饰团菊纹风靡全国。不过此时南北方团菊纹还有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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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团菊纹更稠密规整，而南方团菊纹常出现花瓣分离、花瓣尾带弯钩的样式。南宋时期随着北方工匠南迁，创新出了吉州窑

剪纸团花纹，南北也有一定交流。元代团花纹已然衰落，但人们对团花的喜爱历久弥新。明清时期，彩绘工艺发展使得瓷器壁

上可以绘制更复杂绚丽的广义团花、团蝶、团龙等纹饰，团花样式较宋元时期有了巨大革新，进入新的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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